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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先锋  地方文化名流 

上海南郊的金汇镇是我的家乡，我直到读高中才离开那里。在离开家乡的这十八年

里，我哪怕身在大洋彼岸，也时时刻刻怀念着故乡的点点滴滴。在我的眼里，家乡是那

么地与众不同，那里的风土人情、那里的春华秋实、那里的人文荟萃，都让我由衷地深

爱。这份爱，让我不断地追索，从认识故乡的语言、文化、历史、自然开始，我渐渐了

解了祖国，看到了世界。这份爱，使我走上了科学研究的道路，陪伴着我来到复旦，来

到耶鲁。而认识故乡，培养对自然与人文的热爱，确是与我小学时受到的教育分不开的，

特别是那时候参加的课外兴趣活动，那是真正的素质教育。今天，素质教育已经成为我

国教育改革中努力追求的目标，而我在小学时候却早已接受了最好的素质教育。而我的

小学老师顾佳羽，正是一位致力于探索素质教育的先锋。 

第一次见到顾老师的情景我从来也没忘记，顾老师也常提及那场景。那是我三年级

的时候，刚刚从村里的小学转到镇上的中心小学就读，对新校园的一切都非常感兴趣。

一个春末的午后，我发现校园里的荷花玉兰开了。那么大那么美的花我从未见过的。不

由得，我爬上墙头，弯下一个花枝细细地观看花朵内部的结构。看完了以后，还从地上

捡了一片早已掉落的花瓣回教室研究。在走道上，正遇上顾老师。他见我手中拿着花瓣，

就责问我是不是摘了校园里的花，破坏了绿化。当我解释以后，他非常惊讶地考问了我

看到的花朵内部的结构。很久以后才听他说起，那时候他就认定我是一个“难得的可塑

之材”，所以推荐我参加生物兴趣小组和知识竞赛。小学时候的那些事情都是那么的细

小，但是现在回味起来，我觉得就是那些细小，渐渐地把我引导上了一条如此特别的人

生轨迹。人生中有许多事物需要心怀感恩，其中一定包括顾老师给过我的这些细小。素

质教育不就是在细小处建功力么。 

再一次见面是在十八年以后，顾老师已经退休了，但他却仍然是如此勤勉。为了编

写《镇志》到处收集材料。我居然也有幸进入“人物”列传中，接受了顾老师等的采访。

在采访中我不但谈到了自己的成绩，还谈到了我对金汇方言的一些新发现。当他听说我

查遍所有资料后发现金汇方言的元音音位是世界上最多的以后，如获至宝，一定要把这

些材料编进《镇志》。他对地方文化的热爱可见一斑。当一年后我手中拿到那本厚厚的

《金汇续志》，我禁不住感叹顾老师等一批老先生的功底。没有他们这些地方文化名流，

这本方志不会有那么多精彩之笔。 



一晃又过去了五年，我从耶鲁大学回国到复旦任教，受中文系所托联系金汇方言调

查的合作人。我第一想到的是找顾老师，顾老师二话不说就答应帮忙。当我来到他的迎

世博工作办公室，没想到他居然拿出这一大叠书稿请我写序。我受宠若惊，也惊讶于他

这么多年来的积累。拿着这份书稿我读了好几个晚上，越看越有滋味。这本文集并不简

单的是个人作品的收录，更是一部记录上海南郊从清末以来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掌故的传

记。顾老师把他一生的坎坷经历、所见所闻和对小学教育的深刻体会，汇聚成了这本佳

作。在书中我看到了清末小规模农民起义军的妥协性和幼稚性；看到了民国期间的社会

紊乱和阶级对立；看到了解放后人民精神状态的焕然一新；看到了既有阴暗角落又有温

暖阳光的真实江南农村社会。这一本书是研究二十世纪上海郊区社会的不可多得的素材。 

此外，从我的职业角度看来，这本书还有其他许多学术价值，比如研究民间传说的

演变。最值得一提的是，顾老师把两篇相似的文章都收录在了一起，即《大力士阿瑞》

与《阿瑞智胜包进财》。没想到的是，我们乡间传说中的大力士阿瑞居然就是顾老师的

亲爷爷。《大力士阿瑞》一文是对真人真事的记叙，而《阿瑞智胜包进财》则整理的是

经过民众口口相传演绎成的民间传说。对比这两篇文章，我们不难看出：前者中的主人

公虽然有异能，但却是一个优缺点共存的真实人物，生活中也会遇到无法解决的难题，

也无力以一个人抵抗整个社会的压力；而后者中的主人公则机智百出，无所不能，成为

了劳苦大众快意恩仇的精神寄托。同样一个买豆饼的故事，在传说中阿瑞的事迹被夸大

了数倍。这两篇文章的并列成为了研究民间故事的绝佳例子。对于大力士骨骼粗壮异于

常人的真实记录也极有人类学研究价值。 

当然，顾老师是一个文人，更是一个教育家。他把自己那份对家乡对祖国的爱，孜

孜不倦地传递给学生。这本集子中收录了多篇记录和探讨素质教育经验的优秀作品，字

里行间闪烁着实践出真知的教育思想的光芒。他不辞辛苦的带领学生去田间地头、到工

厂社区，通过调查、实验、总结、宣传的各种活动，让学生经风雨、长才干，迈向成功

的人生道路。 

顾老师谦虚地给这本集子取名《拾柴集》，但我要说：这些“柴火”点亮了懵懂学

子的人生，这些“柴火”架起了乡土文化的广厦。读完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有更多价

值，应还在书之外。 

          李    辉 

二〇一〇年四月于复旦 

 


